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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及政治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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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什叶派穆斯林是当代埃及社会的一个宗教少数群体。 当代埃及

的什叶派问题发轫于萨达特执政末期，并在穆巴拉克政权时期升级为严重

的政治和安全问题。 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什叶派因公开提出政治和宗教

权利诉求，导致其公开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 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

成与恶化是内外诸多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埃及国内政治、伊朗和沙特在

地区的教派政治角力等构成了主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埃及什叶派问题

未来能否得到解决，主要取决于其宗教少数派地位能否得到宪法认可、政

治参与能否获得政府信任以及国内教派矛盾能否实现和解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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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及政治化演进


　 　 公元 ９６９ 年法蒂玛王朝建立后，定都开罗的法蒂玛人在埃及创造了什叶派的辉

煌历史。 随着历史的变迁，埃及什叶派穆斯林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成为当代埃及的宗

教少数群体之一，但仍有后世历史学家将埃及人称为“什叶派思想的逊尼派爱好者”
（Ｓｕｎｎｉ Ｌ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ｉｉｓｍ）①，以此强调什叶派教义对埃及伊斯兰教的影响。 据估计，在
逊尼派穆斯林占人口主体的当代埃及，什叶派穆斯林人口仅约有 ８０～２００ 万。②

１９５３ 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埃及什叶派并未成为纳赛尔政权的打压对象。 相

反，什叶派穆斯林被给予了相对自由的宗教环境和社会活动空间，并在某种程度上

扮演着埃及民间社会同伊朗主流社会交往的天然角色。 但在萨达特执政末期，埃及

什叶派的境遇急转直下，成为受政府打压的主要宗教群体之一，并在穆巴拉克执政

期间成为突出的政治问题。 中东剧变以来，埃及什叶派的宗教和社会活动空间受到

空前挤压，一度出现了“人们呼唤萨拉丁归来……不是为了从十字军手中解放耶路

撒冷，而是将肮脏的什叶派从埃及彻底清除”③的危局。 鉴于学界较少关注当代埃及

什叶派穆斯林群体④，本文将围绕埃及什叶派的历史形成、埃及政府对什叶派问题采

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埃及什叶派问题的本质作初步探讨。

一、 埃及什叶派穆斯林的历史发展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

埃及什叶派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第四任哈里发统治时期。 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曾派遣心腹远赴埃及，试图以此为基地，实现对整个北非地区的控制。 此举虽然未

果，但为之后什叶派穆斯林扎根北非地区埋下了伏笔。 公元 ７６５ 年，什叶派内部因继

承人问题分裂出“伊斯玛仪派（即七伊玛目派）”。 波斯籍伊斯玛仪派创始人阿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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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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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ｌ⁃Ａｋｈｂａｒ，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１３．
有关埃及什叶派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历史研究，参见 Ｈｅｉｎｚ Ｈａｌ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ｈｄｉ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ｉｍｉｄｓ，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Ｂｏｎ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 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９６；Ｍｉｃｈｅａｌ Ｂｒｅｔ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ｉｍｉ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４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ｊｒａ １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Ｐａｕｌ Ｅｒｎｅｓ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Ｆａｔｉｍｉ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ｓｍａｉｌ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 Ｖａｒｉｏｒｕｍ，
２００８； Ｍａｒｙ Ｆ． Ｔｈｕｒｋｉｌｌ，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ａｔｉｍａ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ｓｌａｍ，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Ｙｅｏｍａｎ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ｉｒｏ， Ｃａｉｒ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ｒｉ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有关当代埃及什叶派穆斯林的研究，仅见［伊朗］霍塞尼·塞耶德·
莫塔哈勒：《埃及的什叶派：过去与现在》，载《当代政治》（波斯语）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２３－４５ 页；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Ｊ Ｋｒａｅｔｚｃｈｍ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ｉｓ⁃Ｓｈ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４５－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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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伊本·梅蒙授命宣教士阿布·阿卜杜拉前往北非地区宣教并获成功，①什叶派

逐渐在北非地区落地生根。
公元 ９６９ 年法蒂玛人征服埃及和叙利亚后，建立了以开罗为中心、以伊斯玛仪派

教义为信仰基础的什叶派政权，在政治、商业以及宗教领域与巴格达的逊尼派政权

展开竞争，铸就了什叶派在埃及的辉煌历史。② 法蒂玛王朝建设的开罗城几乎可以

与历史名城巴格达相媲美，开罗城内修建的大量清真寺和经学院吸引了众多穆斯

林。 为传播和教授什叶派教义，法蒂玛人于 ９７０ 年在开罗建立了宗教学术机构———
爱资哈尔大学。③ 法蒂玛王朝采取了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对非穆斯林仅征收人头

税，不少非穆斯林为了避免缴税，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 需要指出的是，法蒂玛王朝

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使得信仰伊斯玛仪派教义的法蒂玛王朝统治阶层少数和信仰

逊尼派教义的社会多数实现了和谐共处。④

公元 １０５０ 年，法蒂玛王朝陷入内争，加之后来萨拉丁的强势打击，法蒂玛王朝于

１１７１ 年灭亡。 萨拉丁禁止传播什叶派教义，连爱资哈尔也迅速转变为逊尼派教义的

传播中心⑤，不愿改宗的什叶派穆斯林幸存者或假扮逊尼派身份，或借助苏菲派的神

秘仪式来隐匿他们的传统习俗，什叶派的社会影响力几近消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法蒂玛王朝终结后，埃及什叶派虽远离主流政治，信众数量急剧

下降，但并未彻底消失，长期以来也没有再次成为各政权眼中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

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时期，什叶派穆斯林还保持着相对自由的宗教活动空间。⑥ 英

国殖民埃及时期，虽有伊朗、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穆斯林来埃及定居或长

期滞留，且受殖民者的挑唆，但在这个宗教和教派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的时代，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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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周术情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２６ 页。
Ｈａｔｉｍ Ｍａｈ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Ｆａｔｉｍｉｄ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Ｄａｗａ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７－６０．
埃及 ２０１４ 年宪法第 ７ 条将“爱资哈尔”（ａｌ⁃Ａｚｈａｒ）作为单列机构，视其为“一个拥有独立自辖权的伊

斯兰科学机构”，但并未使用“爱资哈尔清真寺”或“爱资哈尔大学”的提法；根据《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爱资

哈尔法”条目，“爱资哈尔”是系统教授伊斯兰教义的教育机构；《牛津伊斯兰教与政治学百科全书》根据爱资哈

尔的运作模式，将其定性为“清真寺—大学群”（ｍｏｓｑ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基此，本文中的“爱资哈尔”是指包括“爱
资哈尔大学”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内的系统的宗教和教育机构。 参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２０１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ｓ．ｇｏｖ．ｅｇ ／ Ｎｅｗｖｒ ／ Ｄｕｓｔｏｒ⁃ｅｎ００１．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６２ 页；
Ｅｍａｄ Ｅｌ⁃Ｄｉｎ Ｓｈａｈｉｎ，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２３。

Ｃｙｒｉｌ Ｇｌａｓｓé ａｎｄ Ｈｕｓ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２６．

Ａｎｄｒé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ａｉｒｏ，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Ｗ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５８－５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ｎｔｅｒ，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Ｒｕ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ｐｐ． １７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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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暴力冲突。①

埃及共和国建立后，纳赛尔政权推崇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化政治并未影响什

叶派穆斯林群体的正常宗教活动以及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社会地位。 在对外关系中，
埃及与巴列维王朝虽因意识形态冲突而断交②，但国内什叶派仍然保持着同伊朗、伊
拉克和黎巴嫩什叶派的社会和宗教交往。 埃及人民议会外事委员会前主席菲齐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Ｅｌ⁃Ｆｅｋｉ）认为，纳赛尔时期“埃及逊尼派总是带头（向什叶派）伸出友谊之

手，尊重埃及的什叶派兄弟”③。
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起，萨达特政府将教派主义引入国内政治纷争，

进而导致了什叶派问题的产生。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萨达特政府收留伊朗流

亡国王巴列维以及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等举措，导致埃及和伊朗关系急剧恶

化。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萨达特被刺身亡后，伊朗政府将凶手之一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哈立

德·伊斯兰布里（Ｋｈａｌｅｄ Ａｌ⁃Ｉｓｌａｍｂｏｕｌｉ）塑造为英雄，并将德黑兰的一条大街命名为

“伊斯兰布里大道”，公然挑衅埃及，致使两国至今仍未恢复外交关系。 埃伊关系的

恶化对埃及什叶派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埃及什叶派问题自此凸显，并被后来

的埃及历届政权视为重要的政治和安全问题。

二、 穆巴拉克政权时期埃及什叶派的生存困境

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政府尽管给予什叶派学术讨论、出版和设立相关研究

机构方面的自由④，但对国内什叶派的宗教活动明显收紧，且什叶派穆斯林的正常社会

生活不时受到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穆巴拉克执政初期

即禁止任何什叶派进行宗教社会活动。 ２００４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什叶派新

月带”的概念，促使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的防范升级。 ２００９ 年“十月六日城事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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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Ｔｉｇｎ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８８２ － １９１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ｐｐ． ３－２５．

１９６０ 年埃及与伊朗断交，１９７０ 年两国在纳赛尔去世前一个月恢复了外交关系。 详见 Ｈｏｏｓｈａｎｇ
Ａｍｉｒａｈｍａｄｉ ａｎｄ Ｎａｄｅｒ Ｅｎｔｅｓｓａｒ， ｅｄｓ．，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６１－１７９。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Ｅｌ⁃Ｆｅｋｉ， “Ｅｇｙｐｔ： Ｓｕｎｎｉ Ｂｕｔ Ｓｈｉａ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Ａｌ⁃Ａｈｒａｍ Ｗｅｅｋｌｙ， Ｍａｙ ２５ － ３１，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ｅｅｋｌｙ．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０６ ／ ７９６ ／ ｏｐ５．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数年间，埃及国内出现许多什叶派主导的出版社，其中以 １９８６ 年成立的首家

什叶派出版社贝塔出版社（Ｄａｒ ａｌ⁃Ｂａｉｔａ）最负盛名。 ２００６ 年埃及什叶派成立“圣裔人道主义研究中心”（Ａｈｌ ａｌ⁃
Ｂａｙｔ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光明发展与《古兰经》研究中心”（Ａｌ⁃Ｎｏ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ｒａ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前者旨在介绍什叶派教义和向什叶派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后者主要从事伊朗什叶派教义研究，是一

家亲伊朗的研究机构。
２００９年 ４月，埃及当局在十月六日城逮捕了 ４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他们被指在 ２００６ 年持伊拉克什叶派穆

斯林假护照进入埃及，执行“情报行动”（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任务和支持伊拉克什叶派，负责在埃及建立伊朗情报

机构，同时负责在埃及传播什叶派教义，并与西奈半岛贝都因人部落建立关系。 该事件被称为“十月六日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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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压制。 总体来看，埃及什叶派的

生存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什叶派边缘化的政治地位。 什叶派的社会生存和活动空间受到埃及政府

的严格限制。 埃及政府在国际场合多次宣称，埃及没有什叶派穆斯林。① 虽然埃及

宪法并未剥夺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政治参与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埃及政府普遍不允

许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国家和地方政府职务，使其长期缺乏参政渠道，无法有效影响

国家决策。 此外，司法系统、安全机构和爱资哈尔等体制内政府部门和宗教机构也

将什叶派完全排除在外，而被认为埃及少数族群唯一晋升渠道的军队，事实上也对

什叶派穆斯林采取了歧视性政策。 如什叶派穆斯林在新兵招募过程中一旦被确认

其宗教身份，均会被拒绝进入军队；已入军籍的，则会受到监视甚至开除军籍等惩

处。 即使在埃及宪法确立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后，埃及政府仍然拒绝什叶派的建党诉

求。 ２００４ 年德里尼（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Ｄｅｒｉｎｉ）试图成立“什叶党”（Ｓｈｉｉｔｅ Ｐａｒｔｙ），旨在向

当局施压以实现埃及什叶派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结果德里尼以组建非法政党罪被判

处一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②

其次，什叶派问题安全化。 穆巴拉克政府将国内什叶派视为伊朗颠覆埃及政权

的代理人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试图将什叶派问题安全化。 埃及安全部门常以

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或拘禁什叶派穆斯林。 据埃及个人权利倡议组织（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统计，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４ 年，埃及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公开逮捕了至少 １２４ 名什叶派穆斯林。③ ２００４ 年伊拉克什叶派主政后，“什叶派新

月带”论喧嚣尘上，加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埃及驻伊拉克首席外交官谢里夫被绑架遭杀害

一案涉及伊朗暗中操纵，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的不信任感更加突出。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穆巴拉克公开批评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对伊朗的认同度超过对本国政府的忠诚

度。④ 同年 ８ 月，黎巴嫩真主党在与以色列的交战中打伤 ２０ 名以军士兵、摧毁 ２０ 辆

以军坦克的“骄人战绩”，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对国内什叶派的恐慌加

剧，阿拉伯国家认为“什叶派可能会吸引逊尼派穆斯林”⑤。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嘲

讽穆巴拉克对以色列表现懦弱，却激起埃及媒体和爱资哈尔清真寺不断质疑国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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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Ｄｅｇｌｉ Ｅｓｐｏｓｔｉ， “ 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Ｓｈｉ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Ｊｕｌｙ 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ｐｌｉｇｈｔ⁃ｅｇｙｐｔ％ Ｅ２％ ８０％ ９９ｓ⁃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ｓｈｉ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ｊ ／ ｄｒｌ ／ ｒｌｓ ／ ｉｒｆ ／ ２００５ ／ ５１５９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Ｆｅｅｌ Ｈｅａｔ ａｔ Ｈ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ａ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ｓｔａｒ． ｃｏｍ． ｌｂ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０６ ／ Ｎｏｖ － １３ ／ ７１３３２⁃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ｈｉｉｔｅｓ⁃ｆｅｅｌ⁃ｈｅａｔ⁃ａｔ⁃ｈｏｍｅ⁃
ｗｉｔｈ⁃ｓｅｃｔ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ａｓｈ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万艳：《穆巴拉克惹恼伊领导人 什叶派求解政治危机》，载《中国日报》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第 ９ 版。
Ｓｈａｆｉｋ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ｏｒｄａｎ Ｆｅａｒ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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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对国家的忠诚度。① 在此背景下，自 ２００８ 年起，埃及政府发动了旨在削弱所谓

什叶派影响力的“信息战”，同时启动对公众和安全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的计划。 埃及

政府要求民众拒绝传播什叶派思想并认识到什叶派教义的社会危害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埃及安全部门查获了黎巴嫩真主党在埃传播什叶派教义的据点，逮捕了 ２６ 人。②

埃及媒体借机炒作“埃及什叶派化”的话题，使埃及社会对什叶派的憎恨言论一时甚

嚣尘上，埃及政府借此加大了对国内什叶派的打压。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埃及政府依据

《紧急状态法》，逮捕了 ３０６ 名改宗什叶派教义的逊尼派穆斯林，其中包括颇具声望

的什叶派人士沙哈塔（Ｓｈｅｉｋｈ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ｈｅｈａｔａ）③。 埃及政府指控沙哈塔三宗罪：两
次到访伊朗、危害国家安全和亵渎伊斯兰教。 同年 ９ 月，埃及政府再次逮捕多名什

叶派穆斯林，指控他们勾结黎巴嫩真主党，策划袭击西奈半岛旅游胜地和安全基

础设施。
最后，什叶派宗教活动受到严格压制。 伊拉克战争前，埃及政府虽然解散了多

个什叶派民间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什叶派穆斯林开展民间宗教纪念活动。 伊

战后，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的集体宗教活动进行了明确限制，进一步严格监控什

叶派知识分子的集会活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埃及安全机构发布禁令，禁止埃及什叶派

组织以“保护圣裔最高委员会”（Ａｌ⁃Ｍａｊｌｉｓ ａｌ⁃Ａ‘ ｌａ ｌｅ Ａｈｌ ａｌ⁃Ｂａｙｔ）的名义参加原定于

９ 月 １５ 日在西奈山举行的年度纪念仪式，并向西奈半岛部落酋长授权可以击毙期间

上山的任何陌生人。④

埃及什叶派由于没有专属清真寺，也没有任何庞大家族或部族支持什叶派教

义，更缺少代代相传什叶派教义的家庭传统，因此其传教活动往往在个人之间进行，
影响极小。⑤ 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十月六日城事件”发生后，埃及安全部门开始集中打击

什叶派的传教活动。 对此，伊本·赫勒敦发展研究中心（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ｏｕ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发布的《２００９ 年度埃及宗教报告》认为，作为宗教少数派的埃及

什叶派，其宗教自由已被剥夺殆尽。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埃及警察至少逮捕 ４ 名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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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ｈｍｅｄ，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Ｊａｆａｒｉｙａ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ａｆａｒｉｙ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２ｋ６＿ｎｅｗｓ ／ ｎｏｖ ／ １３ｅｇｙｐｔ＿Ｓｈｉｉｔ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ｅｖｉｔｔ，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ｓ Ｍａ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 ２６．
沙哈塔曾是爱资哈尔大学的一名教师，兼任埃及军方的伊斯兰事务顾问和开罗库布里清真寺伊玛目，

其改宗什叶派后遭爱资哈尔大学开除，同时失去军方顾问和清真寺伊玛目的职位。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ｈｍｅｄ， “ Ｅｇｙｐ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ｍｐｅｄｅ Ｉｍａｍ Ａｌｉ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Ｍｏｕｎｔ Ｓｉｎａｉ，” Ｊａｆａｒｉｙａ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ａｆａｒｉｙ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２ｋ６＿ｎｅｗｓ ／ ｓｅｐ ／ １９Ｍｏｕｎｔｓｉｎａｉ＿ＩｍａｍＡｌｉｃｅｌｅｂ．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伊朗］霍塞尼·塞耶德·莫塔哈勒：《埃及的什叶派：过去与现在》，第 ３４ 页。
Ｒａｇｈｄａ Ｅｌ⁃Ｈａｌａｗａｎｙ， “Ｅｇｙｐ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Ｓｈｉａｓ Ｌｉｖｅ ｏｎ Ｆａｔｉｍｉ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ｅｇｙｐ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８ ／ ２３ ／ ｅｇｙｐ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ｈｉａｓ⁃ｌｉｖｅ⁃ｏｎ⁃ｆａｔｉｍｉｄ⁃ｌｅｇａｃｙ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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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穆斯林，指控他们违反埃及刑法第 ９８ 条规定并以亵渎伊斯兰教的罪名予以判

刑。① 实际上，这与埃及 １９７１ 年永久宪法第 ４０ 条和第 ４６ 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保

护宗教活动的规定相悖。② 这种状况直到穆巴拉克政权垮台才出现了短暂的改变。

三、 中东剧变以来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发展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爆发后，穆巴拉克政权瓦解。 这场乱局使埃及什叶派认

为，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什叶派的政治地位最终会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事实

上，“阿拉伯之春”给埃及什叶派带来的仅是一场短暂的“精神狂欢”。 什叶派在付出

惨痛代价后，才深刻认识到埃及政府、社会和爱资哈尔对什叶派的态度并未发生根

本性转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埃及伊斯兰思想家阿瓦（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ｌｉｍ ａｌ⁃Ａｗａ）号召什叶派穆

斯林进行政治抗争，这一明确的政治支持信号③使得什叶派穆斯林政治参与的勇气

陡增，迈出了进军政治的关键一步，公开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宗教权利诉求。 埃及什

叶派穆斯林在解放广场示威时，要求恢复纪念伊玛目侯赛因的宗教仪式，使用喇叭

反复高呼“侯赛因啊，响应你！”（Ｌａｂｅｉｋ Ｙａ Ｈｕｓｓａｉｎ）的口号。 同年 ９ 月，埃及什叶派

领导人纳菲斯（Ａｈｍｅｄ ａｌ⁃Ｎａｆｅｅｓ）宣布参加议会选举，并组建了首个什叶派政党“统
一与自由党”（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④，声称该党围绕自由、正义和统一三大目标

践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什叶派穆斯林德里尼组建 “清流党”
（Ａｌ⁃Ｇｈａｄｅｅｒ Ｐａｒｔｙ），旨在实现革命目标和清除腐败。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穆尔西执政后，什叶派要求政府和爱资哈尔正式认可其宗教少数派

地位、允许建立什叶派聚礼会堂（Ｈｕｓｓａｉｎｉｙａ）以及在议会中分配固定席位等。 埃及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ｇｙｐｔ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ｅｇｙｐｔ⁃ｃｈａｒｇｅｓ⁃ｓｈｉ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７１，” Ｐａｌａｔａｕｒｕｓ Ｃｅｎｔｒｏ Ｓｔｕｄ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ｌａｔａｕｒｕｓｃｅｎｔｒｏｓｔｕｄｉ．ｅｕ ／ ｄｏｃ ／ ＥＧ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Ｅ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ｈｉ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Ｓｅｔ Ｕｐ，” Ｊａｆｒｉａ Ｎｅｗｓ，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ｆｒｉ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３０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ｈｉａｓ⁃ｓｈｏｕｌｄ⁃ｊｏ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ｕｂａｒａｋ⁃ｓｅｔ⁃
ｕｐ－２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Ｎｅｒｉａｈ， “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ｉｔ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ｎｖｉｌ，”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Ｎｏ． ５９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２。 该党后来由于党内分歧严重而解散，之后原“自由与统一

党”创始人之一的纳菲斯（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ｉｍ ａｌ⁃Ｎａｆｅｅｓ）试图建立一个名为“解放党”的新政党，但埃及政府以递交材

料不符合法律要求而拒绝给予注册。 纳菲斯坚持认为是埃及安全部门对政党事务委员会施加压力导致政党注

册失败，随后一直申诉到埃及最高行政法院，但至今未有结果。
［埃及］哈吉尔·伊斯玛仪：《细节披露：什叶派政党为收回埃拉特港支持穆兄会、寻求建立什叶派军

队的真相》（阿拉伯文），青年网，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ｓｈａｂａｂ．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 ／ ２８６０．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当代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及政治化演进


什叶派潮流组织（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ｈｉｉｔ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领导人穆罕默德·古奈姆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Ｇｈｏｎｅｉｍ）认为，什叶派是仅次于逊尼派和科普特基督徒的第三大宗教

团体，应当在众议院和协商议会等立法机构同科普特人一样，有自己的代表。①

但是，毫无政治经验的埃及什叶派显然对政治权利诉求后的政治风险缺乏清醒

认识，未能认识到其政治权利诉求挑动了国内外所有反什叶派力量的敏感神经，什
叶派所建政党在之后的政治参与中也是毫无建树。 尽管什叶派人士声称埃及有上

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但没有一个什叶派政党能在大选及之后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信众

的全力支持，也未能在此后的政党存留问题上获得埃及政府的支持。 简言之，什叶

派借助埃及接二连三的政治危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但却事与愿违，其结

果是：宗教少数派地位并未得到法律认可；宪法起草委员会将什叶派穆斯林集体排

除在外；穆尔西政权对什叶派的所有诉求未给予任何直接回应。 一言以蔽之，“一·
二五革命”的果实与什叶派的期待毫无关联。

事实上，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和穆尔西上台执政，什叶派的困境非但没有

得到期待的改善，反而在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

对抗升级的背景下，因埃及什叶派领导人对政治形势误判和政治诉求触碰了埃及当

局的底线，极大地刺激了埃及国内反什叶派力量的迅速集结。 埃及什叶派因此遭到

了来自埃及宗教机构、新政权和社会的全面倾轧，面临身份政治化和安全化的严重

后果。②

（一） 爱资哈尔的立场与措施

１９５９ 年爱资哈尔清真寺大教长沙勒图特（Ｍａｈｍｏｕｄ Ｓｈａｌｔｏｕｔ）曾发布宗教法令

（法特瓦），肯定了埃及什叶派的宗教地位，“在伊斯兰教范围中，逊尼派和什叶派是

平等的”，“欢迎什叶派思想成为第五大伊斯兰教法思想”③。 爱资哈尔还开设了教

授什叶派教义的相关课程。 但中东剧变后，爱资哈尔不再认可什叶派的宗教合法

性，埃及宗教基金部也对什叶派的权利诉求持否定态度。
爱资哈尔清真寺大教长塔伊布（Ａｈｍｅｄ Ｅｌ⁃Ｔａｙｅｂ）曾公开批评什叶派的宗教和

政治诉求以及社会动员。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塔伊布在主持一次会议时要求民众抵制什叶

派思想在埃及的传播及一切相关企图。④ 同时，塔伊布还以“不利于国家安定，破坏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Ｎｅｒｉａｈ，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ｉｔ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ｎｖｉｌ” ．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Ｊ Ｋｒａｅｔｚｃｈｍａ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ｉｓ⁃Ｓｈ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４５－５６２．
Ｇａｗｄａｔ Ｂａｈｇａｔ，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３０⁃ｙｅａｒ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ＸＶＩ，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ｐ． ４７．
Ｚｅｉｎａｂ Ｅｌ⁃Ｇｕｎｄ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ａｓ：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 ／ ６７１７０．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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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弱化民族结构”为由，①公开反对在埃及建设任何什叶派聚礼会堂来纪念伊玛

目侯赛因。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塔伊布再次公开表示，“爱资哈尔之墙将坚定反对什叶派教

义”②。 ２０１５ 年初，爱资哈尔再版了以反什叶派著称的已故思想家哈提布③（Ｍｏｈｅｂ
Ｅｄｄｉｎ ａｌ⁃Ｋｈａｔｉｂ）的《什叶派宗教大纲》（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书，该书

强调什叶派和逊尼派没有调和余地，什叶派是独立的宗教而非伊斯兰教的教派。 埃

及伊斯兰思想家阿马拉（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ｍａｒａ）在该书新版序言中认为，什叶派穆斯林

的整个历史如同“十字军”及美国人—犹太人—基督徒殖民主义联合对抗穆斯林的

历史，强调“要将什叶派等同于伊斯兰教的敌人来对待”。④ 爱资哈尔大学教授福阿

德（Ａｂｄｅｌ⁃Ｍｏｎｅｉｍ Ｆｏｕａｄ）也公开表示什叶派思想“不是源自伊斯兰教”，全盘否定什

叶派早已存在的宗教仪式。⑤ 同年 ５ 月，爱资哈尔宗教学者组建“伊玛目研究中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ｌ⁃Ａｅｍａ），旨在对抗和监测什叶派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势

力扩张和教义传播。 ７ 月，为了进一步限制什叶派的宗教活动，爱资哈尔提请在宪法

修正时加入“亵渎真主、先知及其妻子和信徒为非法”的条款。 １１ 月，塔伊布警告电

视观众不要试图传播什叶派教义。 １２ 月，爱资哈尔发布年度论文竞赛公告，公开鼓

励外国留学生提交“在逊尼派国家传播什叶派教义的原因、危害以及打击方式”相关

主题的论文。⑥

（二） 埃及政府的态度与措施

埃及政府拒绝承认什叶派的宗教地位，并禁止什叶派修建专用清真寺以及在清

真寺庆祝阿舒拉节等。
埃及政府最高宗教行政管理机构宗教基金部部长祖玛（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ｕｋｈｔａｒ

Ｇｏｍａａ）多次明确指出，宗教基金部禁止什叶派在埃及“兴风作浪”。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埃及宗教基金部组织了几场颇具争议性的研讨，将什叶派教义与无神论、巴哈伊教、
滥杀无辜以及吸毒行为等并列为威胁埃及国家安全的因素。 １０ 月 ２７ 日，埃及宗教

基金部副部长拉齐克（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ｄｅｌ Ｒａｚｅｋ）宣布，宗教基金部禁止什叶派穆斯林

在开罗的侯赛因清真寺、宰纳布清真寺（Ａｌ⁃Ｓａｙｅｄａ Ｚａｉｎａｂ Ｍｏｓｑｕｅ）和纳菲萨清真寺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Ｚａｂａ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 １７２．

Ｔｈｅ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ｉ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ｐ． １， ｈｔｔｐ： ／ ／ ｅｓｈｈａｄ．
ｔｉｍｅｐ．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Ｓｈｉａ⁃ｍｒ⁃ｗｅｂ．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

哈提布是叙利亚萨拉菲派思想家，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反什叶派思想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之一。
Ｔｏｍ Ｒｏｌｌｉｎ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ａ，”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ｄ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７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ｇｙｐｔｓ⁃ｓｈｉａ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Ｍａｒｗａ ａｌ⁃Ａｓａｒ，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ｙ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ｒａｄｉｃａｌ．ｎｅｔ ／ ｉｎｆｏ ／ ７７６２ ／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ｙｐｔｓ⁃ｓｈｉｉｔ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Ｔｈｅ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ｉａ，” ｐ． １．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Ｚａｂａ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ｐ．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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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ａｙｅｄａ Ｎａｆｅｅｓａｈ Ｍｏｓｑｕｅ）等举行什叶派宗教节日阿舒拉节纪念活动。 拉齐克认

为，“什叶派正在利用阿舒拉节，用特殊的仪式宣示其信仰……（这）背离了《古兰

经》”。 随后，宗教基金部发表声明，明确在阿舒拉节期间关闭这些清真寺的合理性，
因为“什叶派仪式没有伊斯兰教的依据，可能会带来麻烦”①。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埃及宗

教基金部在阿舒拉节期间再次关闭开罗侯赛因清真寺等同什叶派存在重要宗教关

联的清真寺，防止什叶派进入其中举行纪念活动。②

另外，埃及安全部门还不断加强防控，严厉压制什叶派的宣教活动和社会动员。
塞西执政后，埃及政府解散了什叶派的清流党，对自由与统一党分裂后所组建的“解
放党”拒绝给予合法注册。 此外，埃及还切断了本国什叶派穆斯林同外部什叶派穆

斯林的交流渠道。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埃及政府拒绝 ６１ 名加拿大籍什叶派穆斯林入境拜

谒开罗地区的什叶派圣地，使其滞留开罗机场。③ ２０１５ 年 ４ ～ ５ 月，埃及政府关闭一

家什叶派的学前教育机构，指控多家非政府组织宣传什叶派教义，并下令关闭 ２２ 个

什叶派电视频道。④ 据埃及个人权利倡议组织统计，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埃及共发生了 ７０ 起安全机构逮捕或拘禁什叶派穆斯林的事件。⑤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埃及政府已经连续七年在阿舒拉节期间关闭开罗的侯赛因清真寺，
拒绝什叶派穆斯林进入清真寺内举行宗教仪式和纪念活动。

（三） 埃及萨拉菲派激进人士多次攻击什叶派

埃及萨拉菲派极端分子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攻击主要表现在言语污蔑和暴力袭

击两个方面。 埃及社会出现了有组织反什叶派行为，以“捍卫先知及其家人联盟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为代表的反什叶派组织，经常

开展反什叶派宣传活动，埃及社会一度出现了什叶派穆斯林被人人喊打的残酷场

面。 “什叶派”一词甚至成为埃及社会贬低他人的口头语，导致什叶派穆斯林在日常

生活中被迫隐藏自己的教派身份。
爱资哈尔女子学院曾有名学生因被同学怀疑是什叶派穆斯林而遭到举报。 院

长什哈塔（Ｍａｈｍｏｕｄ Ｓｈｅｈａｔａ）表态称：“如果证实她是什叶派穆斯林，那么（我们）就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ｏｍ Ｒｏｌｌｉ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ａ” ．
“Ｅｇｙｐｔ Ｂｌｏｃｋｓ Ｓｈｉ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Ａｓｈｕｒａ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Ｍｏｓｑｕｅ，” Ｅｇｙｐｔ Ｔｏｄａ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ｇｙｐｔ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 ／ ２５５１８ ／ Ｅｇｙｐｔ⁃ｂｌｏｃｋｓ⁃Ｓｈｉａｓ⁃ｆｒｏｍ⁃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Ａｓｈｕｒａ⁃ｉｎ⁃Ｈｕｓｓｅｉｎ⁃ｍｏｓｑｕｅ，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Ｅｇｙｐｔ Ｂａｒ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ｇｙｐ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ｇｙｐｔ⁃ｂａｒ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ｈｉｉｔ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ｈｅ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ｉａ，” ｐ． １．
Ａｈｍｅｄ Ｈｉｄｊｉ， “Ｈｏｗ Ｄｏ Ｅｇｙｐ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Ｖｉｅｗ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 Ｂｌｏｇ，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ｆｓｔａ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６ ／ ｈｏｗ⁃ｄｏ⁃
ｅｇｙｐｔ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ｖｉｅｗ⁃ｓｈｉｉｔｅ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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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起诉她。”①学校随之展开调查，要求该生当场进行礼拜仪式，以证明其真实信仰。
据不完全统计，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埃及萨拉菲派激进人士对什叶派穆斯

林大大小小的暴力攻击至少有 ８０ 余起，②其中最惨烈的当属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发生的震

惊国际社会的“沙哈塔事件”。③ 有评论认为，该事件是埃及长期反对宗教少数派、宗
教仇恨言论失控的不幸结果。④ 此外，埃及“一·二五革命”后，每逢阿舒拉节期间，
许多萨拉菲派激进人士或组织便公开发表声明，称什叶派举行宗教仪式即意味着宣

传什叶派教义，动员萨拉菲派人士驻扎在相关清真寺外，阻止什叶派穆斯林前往举

行宗教仪式。⑤

四、 埃及什叶派问题政治化的实质

从什叶派问题的历史演进来看，毋庸置疑，埃及政府将什叶派问题政治化、安全

化的做法使该问题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但从人口规模及社会动员能力

来看，埃及什叶派穆斯林远非埃及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甚至早已失去了对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的现实动员能力。 埃及什叶派领袖古奈姆曾对什叶派的情况做过评价：
“总体上，埃及什叶派对埃及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安全人员）在一天之内就

能够把我们所有人用卡车拉走，并让我们闭嘴。”⑥那么，埃及什叶派问题为何出现如

此困局呢？ 埃及什叶派误判国家政治形势发展并提出政治和宗教权利诉求固然是

导致其当前困境的一个原因，但它只是导火索，绝非根本原因。 事实上，近年来埃及

什叶派问题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埃及内外政治力量将埃及什叶派作为博弈筹

码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
（一） 埃及国内因素

近年来，埃及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不断把什叶派问题用作实现政治目的之工

具。 埃及主要政治力量包括由军方、政府、司法机构、爱资哈尔构成的代表政权的核

心政治力量，该力量占据了埃及政治、宗教和社会的绝对主导地位，始终支配着埃及

什叶派问题政治化的进程。 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实际上有着清晰的判断，即埃及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ｅｌ Ｇｕｌｈａｎｅ， “Ａｎ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Ｓｈ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Ａｐｒｉｌ ８，
２０１３．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９７⁃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Ｌ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Ｓｈａｓｈａｎｋ Ｂｅｎｇａｌｉ， “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ｉｔ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Ｓａｗ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ｉ Ｈａｔｒｅｄ Ｇｒ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ｒｓｉ，”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 ２０１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 Ｅｇｙｐｔ： Ｌｙｎ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ｉａ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Ｈ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Ｊｕｎｅ ２７，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ｒｗ．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７ ／ ｅｇｙｐｔ⁃ｌｙｎｃｈｉｎｇ⁃ｓｈｉａ⁃ｆｏｌｌｏｗｓ⁃ｍｏｎｔｈｓ⁃ｈａｔｅ⁃ｓｐｅｅｃｈ，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Ｅｇｙｐｔ Ｂｌｏｃｋｓ Ｓｈｉ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Ａｓｈｕｒａ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Ｍｏｓｑｕｅ” ．
Ｓａｒａｈ Ｃａｒｒ，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ｈｉａ Ｐａ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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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不可能推翻埃及现政权，也不可能将埃及社会带回到信仰什叶派教义的时

代，但在话语上制造“什叶派威胁论”有利于政府和爱资哈尔巩固其对宗教事务的主

导地位。 埃及政府危言清除或打压什叶派的行为背后，存在非常复杂的工具理性动

机，旨在实现三大政治目的。
第一，埃及政府需要维护其伊斯兰教逊尼派信仰的主导地位。 埃及政府将逊尼

派教义作为伊斯兰教的主流，是对国内什叶派宗教地位的直接否定。 循此逻辑和现

实，尽管爱资哈尔大教长曾多次承认什叶派的合法地位，但埃及政府始终拒绝给予

政治认可。 不仅如此，埃及政府不断借助外部因素，将国内什叶派塑造成挑战政权

的“他者”力量，逐渐制造出什叶派这一“敌人”。① 政府塑造的这个“敌人”经舆论放

大后，被埃及社会多元力量逐渐认同和接受，使埃及政府借助“假想敌”实现了团结

国内各种力量的政治目的，而什叶派恰恰在错误的时间提出了被视为错误的权利诉

求，自然就成为埃及政府动员整个社会打压的重点对象。 简言之，通过打压什叶派，
埃及政府既实现了其团结多数的目标，又借机达到限制什叶派教义的传播甚至清除

什叶派的目的。
第二，埃及政府借打压什叶派震慑国内其他少数群体。 埃及国内的少数群体主

要包括少数族群（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外来移民（欧美白人）、原住民团

体（努比亚人、贝都因人）和宗教少数派（科普特基督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哈伊教

徒）等。 目前，努比亚人、贝都因人、科普特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等属于对基本权

利诉求较为强烈的群体。 但前两者的权利诉求主要是经济层面的，通常被认为是国

内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而什叶派穆斯林的权利诉求则被认为

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的特征，是威胁埃及现政权的敌我矛盾问题。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埃

及科普特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联合召开发布会宣称要保卫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的

行为，引起了埃及政府的警惕。 此后，塞西政权采取分化政策，安抚科普特人和努比

亚人，却没有丝毫放松对什叶派的压制政策。 在相当程度上，埃及政府对待什叶派

的立场和措施既有敲山震虎之政治目的，也表明埃及政府对少数派问题的处理方式

采取的是区别对待政策。
第三，埃及政府借助什叶派问题在地区教派政治中实现“国家利益”。 埃及作为

一个地区大国，其对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界定并非局限在国内层面。 在地区层

面，埃及政府动员国家机构和社会力量打压国内什叶派的主要目的是迎合沙特和拒

斥伊朗。 中东剧变以来，在教派主义导致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埃及在

地区教派冲突中坚定加入了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共同对抗伊朗主导的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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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ｕｃｉａ Ａｒｄｏｖｉｎｉ，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ｅｍ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Ｖｓ． ｔｈｅ
Ｉｋｈｗ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５７９－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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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 埃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配合沙特等海湾国家。 埃及诸多举措固然有着宗教

层面的考虑，但更多是为了获得海合会国家的巨额援助。 塞西执政后，埃及政府在

地区政治中一味迎合沙特，而沙特以巨额资金助埃度过经济难关。 当然，埃及对伊

朗的拒斥有其足够的理由：一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双方交恶后，基本上不再有往来

（除穆尔西执政时期），伊朗也不可能为埃及提供任何有益的经济支持；二是伊朗对

埃及什叶派政党及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也有据可查。 因此，埃及政府牺牲国内什叶

派而换来巨额援助，对埃及和沙特两国来说是双赢的结果，两国政府乐见其成。 简

言之，打压国内什叶派符合埃及对外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这也是埃及政

府能容得下科普特人和犹太人等宗教少数群体，却容不下什叶派穆斯林的主要原因。
（二） 沙特因素

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沙特情报部门对埃及什叶派提出的政治要求极为敏

感，认为“革命”后埃及什叶派的主张清楚明了，埃及正在成为什叶派扩张的下一个

地盘。① 而穆尔西执政期间埃及与伊朗实现的总统互访、黎巴嫩伊玛目库拉尼（Ａｌｉ
ａｌ⁃Ｋｏｒａｎｉ）②访问埃及则被沙特视为什叶派成功渗透至埃及的有力证据。 这也是沙

特积极支持埃及军方废除穆尔西总统以及公然支持埃及萨拉菲派激进人士攻击什

叶派的原因，而在埃及当代史上什叶派穆斯林首次在沙特驻埃及大使馆门前集会抗

议以及“倒穆尔西总统”不信任的签名活动，让沙特政府看到了埃及什叶派的动员能

力。 沙特将埃及什叶派问题纳入对外战略轨道，旨在实现两个战略目标。
第一，沙特整合逊尼派阵营对抗伊朗的地缘政治需要。 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力

量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构成了中东伊斯兰国家教派博弈的基本格局。 伊朗

输出伊斯兰革命使教派矛盾政治化格局初步定型，而“什叶派新月带”论进一步强化

了这种格局。 沙特在同伊朗的争斗中，始终需要埃及的支持，它需要将埃及牢固铆

钉在自己一方。 在埃及什叶派问题上，沙特不断释放相关信息，强化埃及对国内外

什叶派的恐惧心理，从而使埃及在地区教派争斗中力挺沙特。
第二，沙特表面阻止什叶派在埃及扩张，实则在埃及实施瓦哈比化渗透政策。

沙特借助埃及什叶派问题发力，表面上是帮助埃及狙击伊朗渗透，实则借助该问题

向埃及社会渗透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埃及萨拉菲派的兴起实际上就是沙

特瓦哈比主义长期渗透埃及社会的结果。 在过去的 ４０ 多年里，有 ２，０００ 余万在海湾

国家务工的埃及籍劳工将沙特生活模式带回到埃及，并导致埃及社会出现一种集体

心理：沙特的财富似乎是真主对其虔诚的回报，而埃及的衰败则是真主对其国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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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Ｚａｂａ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 １７４．

库拉尼以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为根据地，以救世主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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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化错误行为的惩罚。① 埃及光明党等萨拉菲派政治力量的迅速扩张，与沙特的全

力支持不无关系。② 沙特对埃及萨拉菲派领导人和思想家的支持不遗余力，对相关

萨拉菲派组织的资金支持十分可观。 这种关系在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后更为明

显，仅 ２０１１ 年沙特对埃及萨拉菲组织的资助额就高达 ６，３００ 万美元。③

（三） 伊朗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伊朗至今仍未放弃对外输出革命，只是在方式上从原来的激进

式公开鼓吹革命转向当前的隐性渗透。 多年来，伊朗借助阿拉伯国家什叶派与伊朗

的宗教联系和阿拉伯国家政局不稳，通过培植黎巴嫩真主党、捍卫同叙利亚巴沙尔

政权的准联盟关系、争取伊拉克什叶派、支持巴林什叶派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方式，巩
固了“新什叶派新月带”在西亚地区的社会根基。 同时，伊朗不断强调阿拉伯国家国

内什叶派与其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将阿拉伯国家国内什叶派视为伊朗的一

部分，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的“纳提格－努里言论”④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无形之中，伊
朗试图借助埃及政府对国内什叶派的不信任、埃及什叶派至今同伊朗保持关系以及

埃及什叶派发生的事件等对埃及进行渗透和干涉活动。⑤

埃及国内什叶派缺乏类似于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的宗教权威，他们往往通过书

籍、互联网等个人交流或请教相关宗教领袖人物的方式来进行宗教规训。 在宗教教

育方面，埃及什叶派的学习材料主要是伊朗和叙利亚主流什叶派教士的著作和理

论，虽然偶尔采用埃及国内什叶派教士的著作，但后者往往被认为缺乏教义的正统

性。 在经济方面，伊朗什叶派个人组织和实体为埃及什叶派提供资金支持，尤其在

埃及什叶派组织成立之始，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伊朗。 不仅如此，伊朗政府还通过对

该地区什叶派的政策宣示或发表声明，来提升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对伊朗的向心力，
其中最典型的是伊朗政府批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联军对也门胡

塞武装发动的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埃及萨拉菲派激进分子虐

杀什叶派教士事件发生后，时任伊朗外交部长萨勒希（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Ｓａｌｅｈｉ）致电埃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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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ｔｒｙｃｊａ Ｓａｓｎａｌ，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ｒａｃｋ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ｔ，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ｔ．ｃｏｍ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ｅｇｙｐｔ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Ｌａｃｒｏｉｘ， “ Ｓｈｅｉｋｈ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０７⁃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ｌａｃｒｏｉｘ，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 日。
Ｐａｔｒｙｃｊａ Ｓａｓｎａｌ，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ｒａｃｋ ｉｎ Ｅｇｙｐｔ” ．
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Ｎａｔｅｑ⁃Ｎｏｕｒｉ）曾任伊朗议长和最高领导人顾问，其在 ２００９

年公开主张巴林是伊朗的一部分。 参见 Ｅ． Ｇｌａｓ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ｖ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Ｓｈｉａ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Ｒｅｓｕｒｇｅｓ，” ＭＥＭＲＩ
Ｉｎｑｕｉｒ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５３５，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ｍ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ｖｅｒ⁃ｓｐｒｅａｄ⁃ｓｈｉａ⁃
ｅｇｙｐｔ⁃ｒｅｓｕｒｇ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Ｍｏｔａｚ Ｓａｌａｍａｈ，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ｉｅｄ Ａｌｓａｙｙａｄ，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ｋ Ｕｐ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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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长阿穆尔（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Ｋａｍｅｌ Ａｍｒ）说，“我们反对这样旨在制造穆斯林分歧的

行动，这些行动是外部同谋的一部分”①。
综上所述，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和政治化演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埃及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而沙特与伊朗也以埃及什叶派问题

为由展开对埃及的争夺，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无疑侵蚀了埃及的主权利益。

五、 结　 语

埃及什叶派的历史演进表明，它在埃及长期存在，但并非一直存在严重问题。
它在埃及共和国建立后之所以面临政治参与不被允许、宗教活动被严令禁止以及在

社会上倍受歧视和攻击等诸多困境和问题，主要在于它在国内被视为威胁埃及政权

的政治力量、亵渎伊斯兰教的宗教异端以及侵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埃及国

内对什叶派的认知和定性很大程度上受伊朗与沙特的对外战略及其地区角力的深

刻影响，使埃及什叶派被纳入了地区教派问题政治化的轨道。 埃及将人民内部矛盾

与地区教派政治相捆绑，对什叶派实行压制政策，本质上就是主导性政治力量利用

教派符号排斥另一个教派群体，并试图强制运用公权力使之消失。 从现实来看，这
种努力不仅难以根除什叶派的教派印记，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埃及什叶派的未来命运充满不确定性，但以下几点判断也许可以肯定：一是什

叶派问题将是埃及政权长期难以消除的痼疾，如果埃及政府继续将什叶派问题进行

政治化和安全化处理，并将其纳入地区教派政治化的轨道之中，那么埃及什叶派问

题的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且会继续成为教派政治化的“祭品”。 二是在埃及现

行制度之下，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存和选择空间有限，他们不可能像埃及犹太人那样

在短时间内陆续逃离，也无法像科普特基督徒那样争取到相对有限的政治和宗教权

利，更难以像世界其他极少数族群那样实现自治。 三是埃及什叶派因其力量弱小且

分散，难以成为埃及重大政治、安全和社会危机的影响因素，但埃及什叶派不会轻易

放弃信仰和身份，同时也很难获取基本的政治和宗教权利，他们仍将继续处于社会

边缘地位。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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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Ｉｒａｎ Ｃｏｎｄｅｍｎ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Ｇｌｏｂｅ， ｈｔｔｐ： ／ ／ ｊａｋａｒｔａｇｌｏｂｅ． ｂｅｒｉｔａｓａｔｕ．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ｒａｎ⁃ｃｏｎｄｅｍｎｓ⁃ａｔｔａｃｋ⁃ｏｎ⁃ｓｈｉｉｔｅｓ⁃ｉｎ⁃ｅｇｙｐｔ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